多维透视下的嵌入式创新范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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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嵌入式创新是科技型创业企业和平台企业实现双方优势互补的新型合作范式。大量的实践表明：嵌入式创新有助于科技型创业企业将科技转化为生产力，同时平台企业也可以借助科技型创业企业的创新能力占据优势，进而达成双方共赢的互利互惠发展模式。本研究在阐述嵌入式创新范式的产生背景和路径的基础上，结合具体的案例，着重从知识嵌入、资源嵌入、跨组织嵌入、技术嵌入四个不同视域探索嵌入式创新范式的基本内涵与实践路径。基于此，进一步从价值的统一性、资源的归属性以及主从关系的确定性等解析嵌入式创新在实施过程中面临的现实挑战。最后，指出嵌入式创新范式未来研究的变革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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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我国政府实施对技术创新和大众创业给予相当政策支持的基本国家方略。在这样的背景下，大量的科技型创业企业得以催生，这日益引起学术界以及社会对其可持续发展问题的高度关注。具体来看，科技型创业企业涉及到的可持续性发展问题具体包括高技术的持续研发、科技转化率、企业核心竞争力以及如何抢占市场等。虽然技术、政策和环境的支持都为科技型创业企业提供了良好的资源。但是这些资源尚处于一种初始化的状态，在相当程度上阻碍着科技型创业企业的技术创新实现与推广。“高创新动机”与“低创新条件”之间的矛盾成为企业创新发展道路上的绊脚石。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环境中取得竞争优势，科技型创业企业必须与具备互补性资源的企业进行合作，实现强强联合。平台企业作为新兴的组织为双边或多边市场创造公共交易场所，提供嵌入界面中的产品、服务或渠道[1]。平台企业协调不同的利益群体[2]，拥有大量的用户、资本、人才等重要稀缺资源。由于平台企业缺少创新技术的积累，为了得到更快更好的发展，平台企业需要借助高新技术提高自己的科技创新能力[3]，借助科技型企业的优势推动组织的战略发展。总的来说，我们把这种拥有先进的技术资源的科技型创业企业嵌入平台企业、分享平台企业的资金、市场、渠道等资源的模式称之为“嵌入式创新范式”。
科技型创业企业与平台企业的资源优势互补以及两者企业发展战略目标的统一，为双方的企业合作、创新共赢奠定了基础。在复杂且深刻的社会网络关系中企业、组织之间的嵌入都会对高技术型、平台型企业的创新战略发展起到推动作用。目前，海尔、小米、阿里巴巴等企业已经建立属于自己的孵化器，探索新的合作创新模式。这些平台企业通过投资科技型创业企业，将其纳入自己的战略发展体系中，促进两者之间的知识、客户、资金、品牌等资源的双向流动。平台企业在推动科技孵化进程、加速技术创新的同时，完善企业的战略发展规划。
近些年来嵌入式创新范式虽然在企业群体实践中得以相当程度的涌现与开展，但从研究的视角来看，目前对其系统、规范的理论研究尚比较匮乏。首先，现有的研究中大部分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分布式创新[4]、开放式创新[5]、协同创新[6]等，关于嵌入式创新范式的研究有明显的理论缺口。因此，从不同视域去探究嵌入式创新范式的定义及其内在机理，可以为企业的创新发展提供理论基础。其次，现有的关于平台企业的研究主要聚焦在平台企业的交易属性[7]，关于平台企业的创新发展模式较少。因此，本研究基于知识嵌入、资源嵌入、跨组织嵌入、技术嵌入等不同视域，并借助海尔、福慕科技等具体的案例，着重对嵌入式创新范式的概念界定、从知识管理、资源流动、组织结构和科技能力等方面进行解析。加深了人们对嵌入式创新范式的深度理解，进而为平台企业与科技型创业企业的协同发展提供新的科学思路。
二、 嵌入式创新范式的产生路径
“嵌入式的概念最早是由美国社会学家Granovetter[8]提出的，他认为人类的一切社会活动是嵌入到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在最初的有关嵌入式研究主要是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1）社会学领域，比如关系性嵌入指的就是在创新网络生态圈中企业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和信任程度；（2）组织行为学领域，比如组织中的人、资本、知识、资源之间的交互关系等；（3）计算机领域，比如计算机软件设计中的嵌入式数据、嵌入式操作系统等；（4）管理学领域，比如创新网络中的资源嵌入管理等。随着社会网络研究的不断加深，企业之间的外部嵌入问题引起了学者的兴趣。在国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策方针支持下，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嵌入外部有效资源实现企业的转型，达成战略联盟的发展目标。由此，深入挖掘企业间的嵌入机制成为贯彻落实创新发展战略的必由之路与研究热点。
在经济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互联网技术广泛应用以及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大背景下，嵌入式创新范式在外部动态变幻的环境和内部发展需求的交互下应运而生。平台企业拥有更广阔的交易平台，在日常的企业活动中积累的大量客户、人才、市场、生产技术、渠道、供应链等重要优势资源。但是平台企业在竞争中的一大劣势是创新能力不足、无法紧紧跟随科技创新的脚步。而科技型创业企业除了受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持，还拥有大量的高科技人才资源、最新的科学技术以及对科技创新发展趋势的掌控。但是在将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成果化过程中却处于劣势地位。于是在双方企业优劣势互补的情况下，嵌入式创新范式的产生也就成为必然。具体来看，科技型创业企业在嵌入平台企业的过程中，科技型创业企业借助平台企业的生产技术、客户资源、销售渠道、品牌知名度、资金和已有的市场资源，并结合自身的科技领先地位快速占据市场的一席之位，加快技术转化率的实现。平台企业本身所具备的开放平台资源以及在长期的市场活动中积累下来的品牌资源在科技型创业企业嵌入以后，利用科技型创业企业的成熟的技术资源以及对未来技术创新发展资源的敏锐把控，去减少科技创新的试错成本，完成由产品企业转化为科技型企业，完成转型的战略目标（见图1）。
总的来看，嵌入式创新的特别之处体现在通过外部力量的介入，尽可能的将其转化成促进局域内生力量。即通过外部“输血”实现内生“造血”的目标[9]。从知识的角度来看，企业如何高效率的实现知识管理、达成知识共享的利益最大化、实现知识的合理分配等问题都制约着企业的创新战略发展。从资源的角度来看，企业的发展不能只单纯的依赖某种单一资源，需要整合多种异质性资源才能发挥资源的催化剂作用。从组织的角度来看，组织应对机遇和挑战的敏捷性、组织的边界逐渐模糊、组织结构趋向于扁平化发展等成为嵌入式创新范式产生的契机。从技术的角度来看，国家政策的支持推动技术创新的发展，技术更新速度变快、周期变短等等外界因素催生了嵌入式创新范式。企业想依靠科技占据更大的市场份额，就需要获得更多的有效资源去实现长期发展规划，完成企业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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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嵌入式创新范式模型
三、 基于不同视域下的嵌入式创新范式
（一） 知识嵌入
科技创新能力的根源就是知识要素，知识已经成为科技型创业企业的战略性资源[10]。科技的进步是整合现有知识、发现新知识、遵循知识吸收的创造过程[11]。不少学者基于知识管理理论对科技型创业企业的创新能力进行研究，实现创新网络中的知识匹配。知识管理不仅仅是将信息流中的异质性知识进行简单的叠加，而是对企业之间的知识进行有效的共享和分配，对相关的知识流通进行可行化管理。利用知识管理的方法实现知识嵌入的目标。知识的嵌入内容主要是指平台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掌握的市场知识和积累的经验，例如产品的设计标准和与消费者有关的大数据等。嵌入过程是企业对知识的理解和学习、对技术和资源的吸收利用过程[12]。除此之外，科技型创业企业和平台企业想达到完美的嵌入创新效果，还会受到双方的知识集匹配程度的影响。因此，知识获取、整合、共享、匹配等知识管理过程是科技型创业企业合理利用平台企业的知识资源，提高知识资源利用率的必经之路。
另外，随着法律制度的不断健全，企业之间的专利意识越来越强烈。嵌入式创新范式下的知识共享与知识资源的转移、现有知识的整合与利用、新知识的产生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所以创新过程的核心就是知识管理[13]。平台企业和科技型创业企业借助彼此的互补性知识资源完善自身的知识库，通过整合知识进一步提升知识的价值。通过知识资源的整合与分配，科技型创业企业能够更好吸收利用平台企业知识资源，整合企业所需的市场知识、技术等战略资源，实现专利创新的目标[14]。平台企业通过彼此之间的知识流、科技型创业企业的专利成果去获取最新的科技信息，相互促进，扩大市场规模。企业具备较强的知识整合能力以后才可以使得技术创新商业化和产品化。因此，嵌入式创新中知识管理能力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企业技术创新模式的发展[15]。
在知识嵌入的路径中，海尔通过对全球研发知识资源的整合，一方面连接输入的科技创新知识资源；另一边引领着用户的创新需求。从而形成链状循环，演化成创新生态系统，将用户价值的实现达到最大化。为了更好的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时代背景下搭建更完善的产品创新平台，海尔对全球最新知识资源整合和配置，为用户提供更加私人化和个性化的服务。例如海尔的“天樽”系列空调的“圆筒形”出风口设计。空调的出风口在吹出冷风的同时可以混合自然风，使得空调风更符合人体健康要求。但是完成这个“自然风”的设计需要“射频技术”来实现，海尔并没有掌握此项技术。海尔通过外部嵌入企业提供的知识资源，一年内完成了产品设计。利用自身的品牌效应和产品设计生产能力，丰富了“人单合一”模式的内涵，构造了合作共赢的商业生态圈，实现了企业的市场价值。
总的来看，基于知识的嵌入，以及知识管理的逻辑，嵌入式创新范式是科技型创业企业与平台企业之间实现知识资源的整合与利用，平台企业对科技型企业的知识转移与学习，是双方知识集共享与匹配的过程。借助彼此的互补性知识，完善并整合自身企业的知识库资源，形成知识战略共赢模式。
（二） 资源嵌入
嵌入式创新的成果是整合创新资源的结果，获取异质性资源是开展嵌入式创新的基础。基于资源基础观的视角，企业需要积极主动的加强与其他组织之间的联系与合作，获取更多的创新能力资源[16]。企业想在全球化经济中保持竞争优势，仅靠内部资源的支持是远远不能实现的。只有通过获取外部相关资源，并整合内外部资源才能形成独特的资源竞争优势。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外部资源都会对企业带来收益，反而一些不相关的资源进入组织内部，会造成资源的冗余、耽误进度等问题，导致企业的发展滞缓。因此，只有那些互补性和特有的战略性资源才会给嵌入式创新提供发展的动力。
平台企业和科技型创业企业为了达到嵌入效果的最大化，会分享空间、技能、渠道、市场等资源。平台企业拥有稳定的规模化资源，比如：已成型的品牌效应、已具规模的线上线下渠道、供应链等资源。互联网经济时代的到来，使得平台资源利用的边际成本逐渐递减。平台企业的资源价值会伴随着科技型创业企业投入产品的增多得到提高。在嵌入式创新范式中，科技型创业企业可以从平台企业获取优质的开放平台资源。科技型创业企业借助平台企业的资源实现企业创新产品的市场化，逐渐完成科技创新成果化。科技生产力也得到了进一步物品化和商业的扎根发展。另外，平台企业可以借助科技型创业企业先进的科技研发能力和已掌握的前沿技术成果，直接共享科技型创业企业较为成熟的研发资源，从而减少研发试错成本、降低研发沉没机率、提升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实现企业的创新战略目标。在资源的整合、交互中，技术资源的嵌入使得企业接触到更多的新知识、新技术，促进知识共享与吸收；市场资源的嵌入有利用企业加速熟悉和融入产业环境中，为创新奠定了资源基础[17]。
水盒子在嵌入海尔的过程中，充分体现出资源嵌入的重要性。水盒子是净水产业中首款智能净水设备，在全球水净化家居中占有重要地位。它的用户群体定位特色是“居家、养生、关注水污染”，与海尔的产品关联性较高。利用海尔的品牌效应可以使其更快的被市场接受和认可，因此它选择成为海尔战略生态系统中的嵌入企业。基于海尔交互平台中的用户需求，水盒子采用品牌延伸策略。首次，利用海尔的创新、智能、高品质等形象，为用户提供实网和虚网结合的智能净水设备。其次，利用大众对海尔的品牌认知，针对现有的和潜在用户进行品牌推广活动。比如，在第二代水盒子的推广中，选择京东众筹的方式将产品推出。抓住用户的猎奇心理，利用只要1元钱就可能成为水盒子新产品的试用者的产品推新方法，进一步扩大用户对水盒子的了解，开拓新的用户市场，完成品牌推广任务。海尔在为水盒子提供品牌资源的同时，也利用了水盒子的智能净水技术，扩展了智能水设施的市场，拓展了智能家居领域的战略版图。
从资源嵌入视角和资源获取的研究方向来看，嵌入式创新范式是指平台企业和科技型创业企业为了达到效益最大化，对市场、技术、空间资源的共享与分配的优化过程。企业获取外部的可利用的创新技术资源或者市场应用权限，整合并发挥各个不同群体的核心竞争优势。平台企业和科技型创业企业的资源优势互补，提高了生态圈中的企业获取完整的商业系统资源和能力的可能性。
（三） 跨组织嵌入视角
新创业企业由于市场和技术资源的缺乏，仅仅依赖内部资源是难以维持企业的正常运营[18]，跨组织的联合成为必然趋势。组织结构的扁平化发展趋势导致科技型创业企业的组织形式也随之发生变化。受到产品定位、组织分工以及团队的边界等问题的影响，科技型创业企业大多是以创新知识链中的一个或者几个节点的形式存在。由于科技型创业企业中的研发团队的项目化和模块化，研发成员在获取企业知识资源时暴露出弊端。成员搜索知识的过程中，会面临知识的同源、相似性和有限性的问题。另外，受到组织扁平化结构和对科技研发任务具体化的影响，企业知识资源网络中各个模块之间的联系会被不断弱化，企业的知识网络密度和科技创新能力都会被削减。这时企业跨越组织界限，实现战略联盟就显得尤为重要。
异质性资源是企业间合作的基础，是知识共享的前提，是创新资源的关键构成部分[19]。首先，科技型创业企业在现有的研发人员掌握知识的基础之上，鼓励研发人员跨越组织边界利用创新网络嵌入关系，获取平台企业的异质性信息。从而使得平台企业获得科技型创业企业的前沿信息和知识。其次，超越组织边界的交流，为处在网络间的成员形成稳定的人际关系打下基础，有利于双方达成战略合作目标。再者，产业网络中形成的创新氛围满足了科技人员的成就感和不断创新的需求，为平台企业带来创新效能感。科技型创业企业的嵌入，减少了隐性知识共享的阻力。
从跨组织嵌入的视角出发，网络中的资源分散性和异质性，为跨越组织界限奠定了基础。嵌入式创新是科技型创业企业与平台企业在交互中利用彼此的资源克服自身劣势，加快创新追赶的步伐。跨组织的嵌入打破了传统企业与组织之间的交流壁垒。这些都成为了提高创新科技转化率和利用率的积极因素，更有利于实现双方协同创新发展。跨组织的嵌入使得本地不易流动的知识资源得到开发、扩散和应用。缓解了生产要素和创新资源短缺的情况。为隐形知识转化为生产率，提高创新过程、创新结果和区域经济增长开辟了道路。
例如，福慕科技在跨组织嵌入的过程中实现了市场规模扩大的同时并维持其本身的竞争优势。杭州福慕科技是国内最大的自主研发在线教育的互联网科技企业。它着力于为企业、政府和产业园等提供电商成长一站式解决方案的互联网科技服务。福慕科技累计与800多家企业有过合作关系，在与其它平台企业的关联过程中，通过跨越组织界限搜寻企业所需的创新知识和异质性资源。福慕科技的合作伙伴的领域、地域等，都非常广泛。它的合作伙伴包括当下众多主流电商平台例如，淘宝、天猫、京东、当当、唯品会等，均形成了长期战略合作伙伴。它还为全国数百家区县政府、产业园、企业提供电商成长一站式服务。福慕科技跨越组织的界限利用大量的平台企业进行结网活动，拓宽了网络化的边界。福慕科技在跨组织嵌入的过程中，挖掘了隐性资源的市场效应，间接增值了其平台企业的产业链价值。同时注重对既有的资源进行重组，提高市场竞争能力，维持企业的科技优势。
（四） 技术嵌入视角
产品生命周期的缩短、全球化竞争、技术的深层次化延伸、市场的跌宕起伏都是促进技术创新的重要因素[19]。除此以外，知识的不断进化推动了技术创新的发展，使得技术创新成为成为企业在科技潮流中存活下来的核心能力之一。
技术创新受到“外部环境”的推动，周期在不断缩短。科技型创业企业一方面受到技术快速革新的压力，另一方面还受到“科技落地”时间缩短的限制，这些都加大了企业在市场中立足的难度。平台企业本身处于科技创新的不利环境中，全球化和外包战略的兴起更是给企业带来极大的挑战。在这种情境下，平台企业与科技型创业企业联合为双方的共存赢得了生机。科技型创业企业利用平台企业提供的大量资源不断提升自己的技术创新能力，维持自己在科技方面的优势；平台企业借助科技型创业企业的先进技术，减少科技研发的试错成本，紧随当前的技术创新趋势，减少寻找技术创新方向的时间。除此之外，平台企业借助科技型创业企业的创新技术可以快速响应顾客的个性化需求，及时应对信息技术的更新发展带来的变化。
我国正处于由“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转变的非常时期，科技创新是我国经济转型的重要动力。研发企业建立合作关系实现知识共享，多个企业的联动可以推进创新技术的发展[20]。国家科技部联合广东省政府、中山市政府共同创办了中山市国家健康科技产业基地。形成了生物制药、医疗器械制造为核心产业的创新发展生态圈。产业基地中形成企业与企业、企业与院校、企业与科研机构创新嵌入的范式。大量的掌握工艺技术、检测技术、临床试验、中试研究等领先技术的科技型企业为产业园中的制造企业提供了所需的核心技术。临床试验平台为中山市人民医院药品临床试验提供基地，逐渐达成战略互惠式学习，紧紧跟随创新技术演化的步伐。推动产业园中的企业共同发展，实现技术创新系统的规模化成长。所以，技术创新是产业创新的源泉。嵌入式创新范式是科技型创业企业与平台企业实现技术共享、产业关联的创新战略优化。
虽然各个视角下都是基于相同的宏观背景，但是每个视角下的逻辑主线是不同的，所关注的侧重点也是有区别的。因此，在依据不同的理论背景下开展嵌入式创新实践，所关注的核心观点是不同的。基于现有的关于嵌入式创新范式研究的梳理，本研究对上述四种不同的视角从产生背景、理论支撑、本质、主要特征和现有的研究内容等五个方面进行系统比较（见表1）。总的来看，知识嵌入视角下的嵌入式创新范式更加关注的是获取、整合和再利用的管理过程。资源嵌入视角下更注重的是异质性和互补性嵌入资源给企业带来的嵌入效应。在跨组织视角下，嵌入式创新范式更多的是强调这个过程中企业可以跨越组织边界，快速获取资源实现联合效用。而技术嵌入视角下是由于技术外部环境快速变化的催生，技术创新周期必须缩短。技术借助平台尽快落地转化为生产力，才能真正实现嵌入式创新范式的价值。



表1 四种视角下嵌入式创新范式研究比较
	
	知识嵌入视角
	资源嵌入视角
	跨组织视角
	技术嵌入视角

	产生背景
	知识共享和专利意识的增强
	资源的整合与获取
	组织结构的扁平化、资源异质性和分散性
	外部环境的推动、技术和产品的生命周期的缩短

	理论支撑
	知识管理理论
	资源基础观
	跨组织理论
	技术创新理论

	本质
	嵌入式创新管理的过程就是知识共享与互补、知识的整合获取与利用的过程
	嵌入式创新需要异质性、优质和互补资源
	嵌入式创新为快速获取创新资源跨越组织界限，实现战略联盟。
	嵌入式创新是一种技术创新的新模式，是完成创新战略的基础

	主要特征
	知识的互补和共享
	资源的整合
	跨组织、战略联盟
	技术革新的动力是外界环境的变动

	现有的研究内容
	嵌入情境下的外部知识获取与内部知识创造的融合[21]；知识嵌入对企业协同创新能力的影响[22]
	科技型创业企业和平台企业如何获得所需的创新资源[23]；组织如何利用嵌入资源提高创新绩效[24]
	跨组织的协同效应[25]；创新网络发展管理形成的跨组织作用机制[26]
	嵌入式创新的产生背景；嵌入式创新研究范式的概念[7]


[bookmark: OLE_LINK3][bookmark: OLE_LINK4]四、 嵌入式创新实践过程中面临的现实挑战
嵌入式创新发展过程中，由于涉及到的是不同利益群体间的合作发展模式。科技型创业企业和平台企业之间并不存在控股的问题。各个企业的发展模式也是相对独立、各自为政的状态。因此，必然会涉及到价值观的一致性、资源所有权的归属性、主从关系的确定性等问题。
（一）价值观的统一性
在嵌入式创新过程中，平台企业通过对已嵌入的科技型创业企业的扶持，加速科技转化成商品的速率，在短时间内科技型创业企业会占据平台企业的部分市场。科技型创业企业带来的技术也缩短了平台企业的技术创新研发周期，一定程度上也会降低自身的技术优势。这时，两者在短时间内在得到一定资源互补的同时，也会丧失一小部分企业本身在市场中的竞争优势。这种情境下，达成长期发展的共同目标尤为重要。双方在嵌入式创新的过程中应该注重的是市场建设的长期发展目标，忽略掉企业短期利益之间的摩擦，形成统一的价值观，延伸两者长期发展的市场价值链。除此之外，平台企业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已经形成较为成熟的运行发展模式。在嵌入的过程中科技型创业企业需要去充分理解、学习、认同平台企业的商业模式，与其达成相同的价值观导向。
（二）资源的归属性
科技型创业企业在嵌入平台企业的过程中，为平台企业带来技术的同时会存在专利保密性和版权的归属性等问题。平台企业在利用科技型创新企业的先进技术实现资源的分享性时，专利和版权的归属问题都需要有明确的界限。两者之间虽然是资源共享的状态，但是在涉及到企业发展战略的重要资源应该有明确的的归属性，防止因为界限不清破坏彼此之间的合作共赢关系。另外，关于衍生性资源的归属问题也是在嵌入过程中企业面临的一大困境。衍生性资源的获取是科技型创业企业借助平台企业的外部社会关系的深度挖掘与再利用的实践。而在这一实践中是离不开与平台企业的亲密互动以及以平台企业为中介建立的与其它组织建立的外部衍生关系。即使在嵌入过程中两者之间的资源是共享的，但是关于衍生性资源的归属是有明确的界限的。如果资源的归属混淆不清会为嵌入过程中的后期留下隐患。
（三）主从关系的确定性
科技型创业企业在创立之初面临着企业规模小、资金短缺、拥有的市场小、无法形成品牌效应等原因使得其必须借助平台企业的优势资源去扩大市场。平台企业在嵌入式创新的过程中拥有自主选择产品开发创新、目标消费群体及市场选择、合作模式的选择等环节中占据主导地位。科技型创业企业嵌入平台企业的初衷是通过平台企业对其扶持能够快速占据市场的一席之地，获取技术转化为产品的平台，提升自身的竞争优势。科技型创业企业虽然有科技创新能力的优势，但是在市场上的地位以及企业规模等其它方面的劣势是无法忽略的，它与平台企业之间实力差距悬殊，因此在战略合作中处于从属地位。
五、 嵌入式创新究范式未来探索方向
通过国内外相关文献的梳理，嵌入式创新研究范式虽然已成为学术界的关注热点之一，但这一领域的相关研究仍乏善可陈。在经济全球化、技术革新快、用户需求的多样化和个性化的时代背景下，深入开展嵌入式创新范式研究有助于企业在激烈的全球化市场竞争中提高创新能力、产生核心竞争优势。本文通过以上述四种不同视角对嵌入式创新范式进行深入探析，认为嵌入式创新范式的未来研究方向可以归结为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现有的嵌入式创新范式的研究中，关于概念的界定较少涉及，概念界定亟待完善。大多数的研究是以网络嵌入、平台企业、科技型企业的单维角度去阐述探究嵌入式创新的作用机理。在李平等人的研究中才正式的提出嵌入式创新范式的概念，并系统的阐述了其特征。但是没有对嵌入式创新范式的推动因素进行深度讨论。嵌入式创新范式存在的根本意义是促进企业之间的共赢，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所以，企业对嵌入式创新范式战略选择时，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是首先应该被明确的问题。现有的文献中主要讨论了知识共享、全球化的进步、信息技术的纵深发展、企业网络化模式的形成、科技创新周期的缩短等因素对嵌入式创新范式的推动，但是主要停留在理论层面上。并没有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对涉及到驱动嵌入式创新范式的因素进行验证分析。据此，未来的研究可以在现有的理论基础之上，探究嵌入式创新范式的构成维度。从而进一步深入探讨嵌入式创新范式的本质，及其产生的前因后果，总结其特点，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为企业落实嵌入式创新模式奠定理论基础。
第二，目前的研究中已初步涉及到嵌入式创新范式的概念、特征、知识管理、资源共享与匹配、技术创新等方面，但是大多数的文献主要是从理论角度界定嵌入式创新范式是什么，关于其对企业发展的具体作用机制、企业如何利用嵌入式创新实现创新战略目标等方面的关注度低。基于资源基础理论，企业想在全球化的时代发展潮流中占据有利地位、提高创新能力、建立创新网络，嵌入式创新范式就成为企业发展的核心竞争能力。嵌入式创新为企业跨组织获取异质性互补资源提供可能。但是关于嵌入式创新在企业如何选择创新网络组织结构模式、如何通过嵌入式创新活动来提升组织的竞争能力等问题的研究较少。未来的研究可以从采用嵌入式创新范式的企业应该进行怎样的组织结构调整、如何建立创新网络模式、如何获取、整合互补性和异质性资源等问题入手。并结合有效的嵌入式创新活动去支撑企业创新发展战略，形成稳定的业务合作关系，保证企业在动态环境中的技术创新能力的优势。
第三，重视其跨层次的综合分析。现有的嵌入式创新范式的研究大多局限在团队、企业的某一个单一层面，但实际上企业活动是个人与团队、组织发展与某一领域产业发展的跨层次补充[27]。因此，应该重视它的多层次概念，注重跨层次的影响因素在嵌入式创新中发挥的作用。例如，嵌入式创新中跨组织的知识共享意愿如何对成员的创新贡献意识产生影响；在嵌入式创新发展模式下，企业的创新绩效会受到哪些成员个人行为的影响。这些问题都体现出在嵌入式创新范式研究中关注高低层级间的跨层次的必要性。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通过微观视角与宏观视角的结合，关注高低层级的跨层次问题、建立对应的层级研究模式，对嵌入式创新范式形成网络化与模块化相结合的系统性认知。除此之外，通过管理学的角度去探究嵌入式创新范式并不是唯一的途径。未来的研究中可以将管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等学科相结合，实现跨学科领域的新研究方向。
第四，关注对嵌入式创新的实践效果的评估。嵌入式创新范式中并不是嵌入的程度越深越好，比如，过度嵌入导致的“嵌入悖论”[28]。那么平台企业和科技型创业企业之间的相互嵌入达到怎样的水平可以使得双方共赢效应达到最大化？其次，从企业长远的角度来看嵌入式创新范式是对企业发展有积极的作用，但是在短期内嵌入式创新活动负企业的创新绩效并不明显。因此，通过何种类型的数据和指标可以实现具有时间跨度的绩效测量。以及嵌入式创新范式带来的创新绩效的评估，都是未来研究中亟需解决的问题。另外，从发展的眼光来看，嵌入式创新范式不仅可以给企业带来效益，还可以为社会带来一定的效益。在衡量嵌入式创新范式带来的效益时，如何更系统化的全局考量也为未来的研究提供了新思路。综上所述，在未来关于嵌入式创新研究中，基于系统化视角，运用扎根理论等方法获取全方位数据去测量绩效更为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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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dimensional Perspective of Embedded Innovation Paradigm
WANG Anmin1, ZHANG Chao 1, HU Dexin 2, GUO Zhe3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Xidian University, Xi'an 710071, China;
2. School of Education, Tianjin University, Tianjin 300354, China;
3. Engineering Education Research Center,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 Embedded innovation is a new type of cooperation paradigm for technology-based startups and platform companies to achieve complementary advantages. A large number of practices have shown that embedded innovation helps technology-based startups to transform technology into productivity, while platform companies can take advantage of the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of technology-based startups to achieve a mutually beneficial and mutually beneficial development model.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and path of the embedded innovation paradigm,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basic connotation of embedded innovation paradigm from four different perspectives: knowledge embedding, resource embedding, cross-organization embedding and technology embedding. Practice path. Based on this, the real challenges faced by embedded innovation in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are further analyzed from the unity of value, the attribution of resources and the certainty of master-slave relationship. Finally, it points out the changing trend of future research in the embedded innovation paradigm.
Key words: Embedded innovation paradigm; Knowledge embedding; Resource embedding; Inter-organizational embedding; Technology embed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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